
        
            
                
            
        

    
警花繼母的末日

作者：旭川玄

《冰戀書櫃》

協和元年，也就是皇紀280年或者羅馬歷2680年，我出生在東寧總督府北鎮州北鎮市的一個富貴之家。

我的父親叫林鎮遠，出身帝國本土，從應天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通過了高等文官考試，來到東寧總督府警察部任職，從警督補一路升到警司長。

我的生母叫歐陽雪茹，是鳳山市歐陽家的千金。

我的外公歐陽振雲人稱「鳳山大夫」，年輕時曾擔任過東寧王國的大夫。

帝國兼併東寧之後，他棄政從商，創辦了「鳳山拓殖」經營熱帶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加工，很快成為全東寧的第一大個人納稅大戶，長期擔任總督府咨議會的成員，晚年甚至還受封二等輕車都尉、當選過帝國貴族院的議員。

我十歲那年，也就是協和年號的最後一年，我的母親忽然死去。

當時我年紀還小，詳細經過都不太記得了，只聽說是突發急病。

母親死後不久，外公也突然去世了。

他的萬貫家財，最後大半落到了年幼無知的我手中。

當然，我是無力經營這麼大的企業，不過是掛個名字，實則股份全由我那擔任東寧警察學校校長的父親掌握。

而父親因為身居要職的關係，也不可能親自去經營企業，好在「鳳山拓殖」此時早已上市，所以日常的經營活動交由一班職業經理人、外公舊部以及遠房表舅們去操作也就夠了，父親也只是偶爾代我裁決些大事。

過了些時日，父親忽然再婚，對象是他在警察學校的一個學生，當時只有十六歲出頭，剛剛滿足帝國《民法》規定的女子結婚年齡下限，比我也只是大了六歲而已。

當時我只覺家中又有人照顧，並不覺有他，也未加反對。

我的這個繼母，名叫吳佩芸，也是東寧南部鳳山州人，家中原是甲山縣的一個大戶。

然而這個家族重男輕女，所以她在其中沒有什麼地位，早早就一個人靠著獎學金到東寧首府北鎮市來上女子中學，四年級肄業後考入了免學費的警察學校。

她和我父親再婚時，正讀警校二年級，成績優異，是年級的首席，因此同身為校長的父親有了很多來往，不久便不顧各方面的反對相愛了。

當時的東寧總督，是剛從兵部尚書任上退下來的老燕王慕容博。

他雖是世襲親王，思想卻頗為開明，很賞識我的父親，力排眾議支持父親和繼母再婚。

慶豐元年，我十一歲，繼母進了我家家門。

她當時不過十七歲，身高160厘米，三圍已達86—60—88，體重47公斤、C罩杯，長髮盤在腦後，身著一套藍色的夏季女警制服，修長的美腿上套著白色絲襪，一臉清純溫柔、賢良淑德的母性笑容，看得我竟然癡了。

「從今天起，吳姐姐就做小誠的媽媽，好不好？」

我興奮地點了點頭，父親也欣慰地笑了。

「不過我還是想叫媽媽做姐姐，姐姐好聽。」我有些任性地補充了一句。

繼母甜甜地一笑，答應了。

一向嚴厲的父親也沒有動怒，只是要求我在外必須稱呼繼母為媽媽。

從此我們一家三口看似又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慶豐二年，繼母從警校畢業後，順利通過了普通文官考試，成了一名內勤女警。

她工作不算繁重，每天都能把家裡兼顧得很好，不僅內內外外都熟練地扮演著主母的角色，還不時親自下廚準備些美食犒勞我們父子。

我和她的關係，相處得也是非常融洽。

慶豐三年，父親從警察學校調到總督府警察部的衛生處擔任處長，繼母隨即也被安排為他的秘書，不久又升授警督補警銜。

她為人處世頗為得體，上上下下相處得都很周到；穿上警服英姿颯爽，穿上晚禮服、戴上長手套又雍容華貴，折服了不少曾經在背後說她閒話的人。

我對她，自然更是又親切、又尊敬，既目為長姊、又視同母親了。

如果非要說這家人有什麼美中不足，便是父親和繼母幾經努力，也始終沒有生下一個孩子。

然而這樣幸福的生活，也只維持了五年。

慶豐六年，我十六歲、上中學四年級，繼母二十二歲、剛剛晉陞為警督，父親四十七歲、有傳言將晉陞為警察部次長。

然而，就在這一年的夏天，父親突然因公殉職。

據說，他是在第一線部署行動時，出車禍不幸殉職的，連同車的繼母也是堪堪倖免於難。

就這樣，我又一次失去了親人。

而繼母受到的打擊，似乎比我更大，因為她幾乎失去了人生的唯一支柱。

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之後，繼母又忙於為父親披麻戴孝、操辦喪事，甚至一連三日粒米未進。

我跪坐在頭戴黑色禮帽、臉披黑色面紗、身穿黑色晚禮服、手戴黑色手套、下著黑色褲襪、足蹬黑色高跟鞋的繼母身邊，甚至有點感到羞愧。

我做父親的兒子十六年，竟然不如只做了五年妻子的繼母傷心，這實在不由讓我懷疑自己是個不孝子。

然而，就在為父親守靈的最後一天夜裡，我經過繼母的身旁，卻猛然間發現她側臉上居然有一陣稍縱即逝的詭異笑容。

可當我定睛一看，卻只看到了繼母那憔悴得花容失色的面龐，於是我斷定自己是看花了眼，並為自己短暫的猜疑而暗暗自責。

父親的葬禮結束後，繼母又借口調理身心，向單位請了半年病假，很快獲得批准。

雖然情緒低落，但她在家裡仍然總是寬慰正在準備考試的我，還不時下廚為我煲湯做菜。

看著憂鬱消瘦的繼母，我竟然產生了某種別樣的情愫。

慶豐七年春的一天，我看著戴著圍裙親自在家做飯的繼母，不知什麼原因，竟然心生邪念，從身後一把抱住了她，任繼母百般掙扎呼喊，就是不放鬆。

終於，繼母停止了掙扎，回過頭來，用含淚而溫柔的笑容，給了我一個深情的吻。

我順勢給繼母來了一個公主抱，將她抬到主臥，然後壓在了她的身上。

「我已經是個剋夫的壞女人了，也不在乎貞潔不貞潔了。」

繼母預感到會發生什麼，但沒有抵抗，反而扭過頭去憂鬱地說道：「既然沒能給鎮遠留下子嗣，那就讓小誠代勞吧。小誠的話，可以哦。」

聽到這番話，我如蒙大赦，三下五除二褪下繼母黑色蕾絲邊的文胸和褻褲，然後擁抱著繼母潔白柔軟的軀體，說了聲「對不起」便進入了繼母溫暖的懷抱。

這一次，我不但直搗花心，還在繼母體內留下了她所希望的東西。

此後，我和繼母的關係自然更加親密。

繼母對我，漸漸變得亦母亦姊亦妻了。

溫習功課時，繼母時常蹲在我雙腿之間吞食我的寶物，而我則撫摸著她柔順的黑色長髮，這樣一來便可以讓我更加安心、精力更加集中。

而在繼母做飯時，我也常常從後面襲擊繼母，令她不時花枝招展、出言討饒。

每當我做錯什麼事時，繼母便嚴厲地責罰我，用她那包裹著絲襪而溫暖結實的雙足給予我應有的踐踏。

在繼母的支持下，我如願考上了五年制的帝國法政高等學校，畢業後順利通過了司法科高等文官考試，回到東寧總督府任官；而繼母在我離開東寧去本土上大學的這五年裡，則主動為我戴上了貞操帶。

慶豐十二年、皇紀302年，二十二歲的我從本土回到東寧時，大戰已經爆發，而且戰事漸漸轉向對帝國不利的方面。

繼母這一年二十八歲，已晉陞為警司，正擔任總督府警察部衛生處麻藥管理科的科長。

而我本人，則進入了總督府高等法院的檢察廳，擔任了一名檢察官。

回到東寧後，我與繼母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我迷上了捆綁繼母，不僅在家時常常將赤身裸體的繼母四馬攢蹄，或是將穿著警服的她五花大綁，然後再進入她的體內；即便是出門散步時，也常常用麻繩將繼母的雙峰凸顯得更加突出，只是用大衣稍加掩蓋而已。

而繼母對此也是樂此不疲，逐漸還發展到在家除了警服外就不著片帛的地步（當然必須設法避開下人），出門散步時也常常不著文胸和褻褲。

我對繼母的這些變化，也有些好奇，但戀姦情熱之際不虞有他，靜下心來也只是責怪自己帶壞了繼母、感到難以對父親交代而已。

而我之所以如此煩躁，則同手頭的工作有關。

我剛一回到東寧，就發現父親殉職的案子又有了些新的進展。

事實證明，東寧島內有一個龐大的覺醒劑販賣網絡，能夠從軍隊內部獲取大量覺醒劑，然後轉手販賣到東寧國內、帝國本土乃至敵對的三國同盟控制區。

這個龐大網絡的頂點是一個神秘女郎，名叫黑蜥蜴，現年不會超過三十歲，但沒什麼人見過她。

此外，她在警方內部也有保護傘，父親的死很可能與此有關。

在內務部政治司、陸軍憲兵司令部的幫助下，檢察廳秘密設置了司令部，對此展開了搜查，但進展不順利，多次摸到的線索都被迅速切斷了。

雖然也因此抓到一些小魚小蝦，但距離抓到黑蜥蜴還十分遙遠。

急於替父報仇的我，對此非常憤懣。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近兩年。

慶豐十四年春，戰局對帝國更加不利了。

在東南方的大洋上，羅馬軍隊已經牢牢掌握了制海權，開始向帝國設置的最終國防圈發起猛烈進攻。

為了應對這一危機，帝國在原來不進行徵兵的殖民地——東寧總督府——也展開了徵兵工作，搜羅年輕人上前線抵擋羅馬軍隊；與此同時，羅馬陸軍航空隊和海軍航空兵開始夜開始大規模轟炸東寧，不時造成大量傷亡。

這樣一來，黑蜥蜴龐大網絡的其中一部分，就被意外地發掘出來了。

我感到工作已有了突破，加之心存不孝感，便一頭扎進工作，有時甚至一周都不回家。

慶豐十四年、皇紀304年、羅馬歷2704年，四月四日，我終於放下手頭的工作，回到家中，卻被下人告知繼母正在書房內等我。

我連忙前往書房，卻發現了一個從未見識過的繼母：只見她黑色長髮及腰，一襲黑禮帽、黑晚禮服裙、黑色長手套、黑色吊帶絲襪（在書房內因此未穿鞋），唯獨髮箍是白色的。

她右手正手持一杯紅酒慢慢品嚐，左手則輕輕撫摸著微微隆起的腹部，血紅的雙唇拉出了我只在八年前那個守靈夜見過一次的那個邪魅不羈的笑容。

我吃了一驚，但更吃驚地還在後面：繼母慢慢褪下了連衣裙，接著是文胸和褻褲，身上只剩下長手袋和吊帶襪。

最後，她招招手，示意我近前，然後併攏雙足、張開大腿，向我展示她那誘人的陰阜，臉上露出奇怪的嘲諷神情。

片刻之後，我就明白了這一切。

繼母，不，吳佩芸，將陰毛剃去一部分、在恥丘上方形成一個黑色倒三角之後，倒三角的角尖下方便露出了一隻小小的黑蜥蜴淫紋。

「魚水之歡八年，都沒有發現自己身下壓著的就是殺父仇人麼？」吳佩芸咯咯咯地笑了起來。

我不敢相信這一切，但理智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真的。

吳佩芸長期在衛生處工作，主管麻藥管理。

她是父親的秘書，知道父親的一切行動軌跡。

她還實際控制著「鳳山拓殖」，掌握大筆資金，經營著帝國政府和軍部特許生產的大批覺醒劑……這一切，都符合我在檢察廳所描繪的黑蜥蜴人物像。

「不，不只是殺父仇人，還是殺母、殺外祖父的仇人呢。」吳佩芸溫柔的聲線繼續敲擊著我的內心。

「嫁給你父親，從一開始就是我策劃好的。」

「姐姐你……」

「不錯，我十三歲就加入了甲山幫，一直做到白紙扇，毒殺你的母親、氣死你的外公，再處心積慮嫁給你父親，最後自己開堂口。」吳佩芸冷笑著吐出的真相粉碎了我十歲之後的全部人生。

「我就是毒婦黑蜥蜴，你一直在找的那個女魔頭！」

「你！」我怒急攻心，一個健步衝上前去，用柔術將吳佩芸壓倒在地，然後死死勒住。

她在我身下不停蹬踢，但毫無用處，不久氣息便紊亂了起來，眼珠也開始泛白。

可我轉念一想，卻又將她鬆開。

「你這個淫婦可別以為能這麼輕易地死掉。」我一個耳光將吳佩芸抽醒，然後怒斥道。

「說，你為什麼不殺我？為什麼又要突然告訴我這些真相？」

吳佩芸搖搖頭：「告訴你真相，是因為你們已經接近了真相；即便殺了你，我也殺不掉帝國的全部憲兵。至於殺不殺你……」

她突然又恢復了嘲諷的語氣：「你以為你自己多金貴？不過是老娘想玩玩而已。」

「啊！」我的語氣開始變得悲涼。

「說到底我們也只不過是你這個毒婦的玩具而已吧。因為帝國上層部的變動，你的後台開始動搖了，所以主動找我求死嘛？放心，我不會讓你死得那麼容易的。」

說罷，我用麻繩將吳佩芸死綁起來，開始姦淫吳佩芸，一邊姦淫，一邊對其進行抽打和辱罵，而吳佩芸則始終緘口不語。

忽然，我注意到了些什麼，從後面伸手去摸了摸吳佩芸的肚子，然後倒吸了一口冷氣：「莫非，莫非你懷孕了？」

「不錯，已經三個多月了。」

吳佩芸強著頭，冷冷地說：「正是小誠你的孽種。」

我聞言氣極，怒罵道：「淫婦，你以為靠這個就可以做免死金牌麼？看我連這個孽種一起收拾……」

說著，我從廚房找出一把剔骨尖刀，旋即返回書房，卻見吳佩芸正在暗自落淚。

四目相對，我的刀落到了地上：「姐姐……」

吳佩芸，不，繼母點了點頭。

我一把將她抱入懷中，相對哭泣良久，才重新開口：「你準備怎麼辦？自首嘛？」

「伏法贖罪吧。」繼母長嘆一聲。

「那些高官沒有資格審判我，我也不想靠這個孩子來脫罪。就讓小誠你，在鎮遠的靈前審判我吧。

我已經想好了，等我生下孩子，你就在鎮遠今年的忌日殺了我，拿我的首級、心肝當祭品告慰你的父母。不過……」她看了看自己的腹部。

「放心吧，我懂。」我也長嘆一聲。

「孩子是無辜的，何況她還是我父母的長孫呢。」

我和繼母相對無言，一切卻已心照不宣。

慶豐十四年六月七日，帝國海軍鎮洋艦隊在林鳳海大敗於羅馬海軍第三、第七艦隊，艦隊航空母艦幾乎全部喪失。

至此，絕對國防線被突破已成定居。

六月十一日，東寧總督府警察部衛生處麻藥管理科科長吳佩芸警司在北鎮大空襲中遇難，屍骨無存，終年三十歲，追贈為警司正。

六月十四日，帝國總理、陸軍元帥薛思遠率內閣總辭職。

六月十七日，東寧總督府警察部宣佈破獲一起巨大販賣覺醒劑案件，搗毀黑社會組織甲山幫，逮捕嫌疑犯三百四十四人，但其中並無社會上傳言之所謂軍警高官為其後台云云。

慶豐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驅車來到了東寧島南部的鳳山市郊外一處「鳳山拓殖」所屬的僻靜別莊，然後走進地下室。

一絲不掛的繼母正四馬攢蹄地被吊在天花板上，嘴裡被塞著口球，私處和菊門裡都插著蠟燭，身下則綁著正在吸允其乳頭的小寶寶。

她見我到來，露出歡迎的神色。

我拍了拍她肥嫩的屁股，將她從天花板上解下，除去麻繩、口球等物，一邊看她換上藍色的警服、戴上警司警銜、套上白色絲襪和素耳方口的黑皮鞋，一邊又將寶寶放回嬰兒床中。

「綁了幾天，姐姐乖不乖啊？」我笑著將繼母摟在懷裡。

繼母佯裝嗔怒道：「被捆成這樣，還能不乖？」

我笑著指了指她的舌頭：「淫婦還敢頂嘴，看我不從你的這條舌頭下手。」

繼母也不甘示弱：「好啊！」

說著，便拉開我褲子的拉鏈，大口吞食起來。

一刻鐘之後，我站了起來。

繼母則擦乾嘴角的殘漬，溫柔地看著我：「再過十天，就是鎮遠的忌日了。」

「是啊。」我整理了一下煩躁的情緒。

「高等法院被炸，北鎮那裡一片混亂，我算是補放長假了。這十天，就在這裡陪陪你吧。」

「好啊。」繼母對我行了一個伏地大禮，表示歡迎。

「那就勞煩你大檢察官起訴犯婦咯。」

我也是玩心大起，心下一動，將身著警服警裙、挽著女警髮髻的繼母五花大綁，帶到地下室一角父親的靈位前，喝令其跪下。

繼母動作稍慢，我便一腳踢在其膝蓋內側，將其踢跪在父母靈前。

我裝模作樣地開始宣讀起訴書，道：

「犯婦吳佩芸，自小淫亂，不守婦道，勾結匪類，販賣麻藥。

為圖私利，於協和十年以毒藥謀害帝國臣民東寧鳳山人歐陽雪茹，乃得嫁與其夫帝國公民林鎮遠，進而混入東寧警察部。

繼而，又以上述地位為掩護，繼續擴大不法組織。更於慶豐六年，為掩蓋上述犯罪事實，陰謀暗害其夫林鎮遠。

繼而，又與夫子林誠通姦數年……吳犯恬不知恥、罪行罄竹難書，按律當處死刑；又以其手段殘忍、犯行纍纍，依律擬處斬刑，褫奪公權終身。請庭上裁決。」

繼而，又以子作父屍之禮，裝神弄鬼地裁決道：「可。」

此舉竟把繼母逗笑起來。

我惡狠狠地瞪了繼母一眼，將其警帽摘去、警銜警徽拔去，隨後將其拉起，道：「這是一審判決。下面該押你回牢房了。」

所謂的牢房，便是地下室一角。

我解開綁繩，卻又勒令繼母褪去全身衣裙，戴上手銬、腳鏈、項圈。

最後我讓繼母趴在地上，把她拴在了牆角，斥責她道：「做出此等禽獸不如之事，吳佩芸你從今日起不但不再是我的繼母，而且不再是人了。從此，我便當你是一條母狗，直到將你處決為止。可以嗎？」

繼母又行了一大禮：「犯婦，不，賤雌，願意餐刀。」

我便又給她戴上狗球，插上狗尾。

於是我拿出一些罐頭，倒在狗糧盤裡，讓她爬過來吃掉，然後自己也吃了一些。

期間寶寶醒來，我便抱著她到吳佩芸身下，擠出奶水給她吃。

餵食完畢，吳佩芸忽然以頭搶地，嗚嗚做聲。

我拿掉口球，讓她說話。

吳佩芸道：「讓這孩子叫林茹芸，真的可以嘛？」

「即便成了母狗，姐姐你終究還是她的母親。有什麼不可以的？」

「這……」我不顧吳佩芸還有話要說，又將口球塞回了她的嘴中。

一夜無話。

十二月十七日，我又將吳佩芸拉到生身父母靈前。

吳佩芸對自己的罪行，全都以點頭的方式供認不諱，於是我便判決她死刑。

這算是二審，二審之後，我便將吳佩芸拉回「牢房」，每日重複著餵食、擠奶、姦淫、鞭打的生活。

吳佩芸方便之處，也在牆角「牢房」。

但她吃得很少，故而只是偶爾岔開腿對準地漏尿尿而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我將吳佩芸拉起來，洗漱打扮一番，換上那套黑色晚禮服，帶到父母靈前。

我取下口球，對吳佩芸說道：「吳犯佩芸，罪大惡極，大理院現已核准對其執行斬刑。吳佩芸，你服否？」

吳佩芸跪地叩頭：「犯婦吳佩芸，咎由自取，自願認罪伏法。」

於是我將她拉起，讓她在判決書上用右手大拇指按上手印，將自製的這份判決書供在靈前，然後燒給父母。

這一套演完，我喝令道：「擇日將犯婦吳佩芸押赴刑場，執行死刑。吳佩芸，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嘛？」

吳佩芸慘然一笑，十分淒美：「只求贖清前罪，一切沒什麼可說了。」

我見她死意已決，心中不禁又有幾分酸楚，便拉她起來道：「晚上就要開始行刑了，今天且讓你再做一天人吧。」

吳佩芸流下兩行清淚，感激地點點頭。

二十三日中午，繼母又用罐頭為我張羅了一桌好菜好飯，我卻吃不下去，只勸她吃一點。

繼母笑道：「斷頭飯我可不吃。受刑之前，還要浣腸呢。」

我勸她道：「姐姐，人生在世，總要做個飽死鬼。」

繼母依舊搖頭，忽然想起什麼，走到廚房，露出乳房，擠出兩杯人乳，將其中一杯遞給我：「那就喝這個吧。」

我百感交集，遂接過人乳，與繼母碰杯，將其一飲而盡，只覺奶香四溢，卻又與兒時記憶完全不同，一下子就伏倒在桌上痛哭起來。

繼母安慰我道：「我是你的殺親仇人，罪有應得，你怎麼反而哭起來了？」

我只是抽泣，並不回答。

接著寶寶醒來，於是又將其抱來，吸允母乳。

寶寶不知自己是最後一次吸允母乳，猶自幻想。

我和繼母見了，只好相對默默而哭。

寶寶睡去之後，我和繼母又跟往常一樣談起天來。

不知不覺，我又同繼母糾纏在一起。

等回過神來，已是晚飯時分。

繼母堅決不肯吃東西，我只好如她所願，開始為期浣腸。

連續浣腸三次之後，出來的便是清水了。

繼而是尿道，也清理得乾乾淨淨。

一邊浣腸，我一邊笑道：「一會兒行刑，我說不定還要羞辱你呢。你這樣愛乾淨，又有何意義？」

繼母不假思索地說：「可不是什麼為了乾乾淨淨地去死。洗乾淨身子，就是為了讓你羞辱的啊。」

我心中一陣暖流，便又帶繼母去沖洗了一次，然後給繼母重新換上那套黑色晚禮服，穿戴整齊。

二十三日夜十一時，我將繼母拉了起來，喝令道：「吳佩芸，現在對開始對妳執行死刑，跟我走。」

吳佩芸忽然慌亂起來，眼神迷離，試圖抱緊我：「小誠，我有點怕……」

明明已經清理乾淨的尿道，也開始滲出一些黃水。

我有點噁心地將其推開，喝令其跪下：「吳犯佩芸，妳個淫婦。事到如今，妳惡貫滿盈，還敢來誘惑我。別讓我到最後也看不起妳！」

說罷，我拉開拉鏈，朝吳佩芸傾洩尿液，澆得她渾身都是：「妳個賤人不是說什麼洗乾淨就是為了讓我羞辱嘛，怎麼又要失禁了？看來，到死還改不了骨子裡的淫賤！」

聽我這麼一罵，繼母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眼神又恢復了堅定，俯身向我行禮道：「犯婦知罪了。」

繼母如此醜態，我見猶憐，又將其扶起，就地上綁，拉至父母靈前，喝令其跪下，而後道：「吳佩芸，現在對妳驗明正身。」

隨即我命吳佩芸將全身衣物脫去，只留長手套和吊帶絲襪，而後又命其張開大腿，露出黑蜥蜴淫文，將其展示給父母的靈位。

「下一步，烙死印。」

我拿出早已準備好、燒的通紅的鐵塊，向吳佩芸的淫紋上烙去。

隨著一聲慘叫和一縷青煙，無賠付的黑吸引淫文被一個大大的「斬」字烙印所遮蓋，完全看不清了。

隨即，我又在吳佩芸的兩條大腿內側、兩個奶子和兩瓣屁股上，分別烙上「淫」、「賤」二字。

「上綁！」

我給吳佩芸上了死綁，又特地在襠部加了幾道綁繩。

吳佩芸一走動，綁繩便摩擦其陰部，使其分泌液體，更顯淫賤。

被捆綁後的吳佩芸，凹凸有致，千嬌百媚，滿臉紅暈，媚態十足。

我笑道：「真是天生淫賤胚子，卻裝了大半輩子端莊。」

吳佩芸輕聲自言自語道：「淫賤是真的，端莊也是真的。」

我覺得這是至理名言，便沒有喝止繼母，也許繼母吸引我們父子的恰恰就是這點吧。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父子也算咎由自取。

二十四日凌晨，我對繼母道：「時辰到了，上路吧。」

繼母點點頭，我便將她就地推跪在父母靈前，喝道：「速將犯婦吳佩芸斬訖報來！」

說罷，我一隻手捏住吳佩芸的乳房，迅速從後面進入吳佩芸的身體。

吳佩芸很快高潮，下體分泌大量液體，口中發出陣陣呻吟，最後演變為浪叫。

正當吳佩芸的叫聲達到高潮時，我在她耳邊輕聲說了句：「去吧。」

隨即左手扶住吳佩芸的肩膀，右手持利刃劃開了吳佩芸的喉嚨。

還在高潮中的吳佩芸尚不知發生了什麼，鮮血便從她的喉嚨噴出，飛濺到靈位上和我的身上，傾瀉入早已在吳佩芸身前準備好的準備好的大缸中。

此時，我也達到高潮，在吳佩芸體內完成了射擊。

我放開吳佩芸，只見她渾身一震，大屁股便跌坐在腳跟上。

她雙手本能地想去摀住頸部的傷口，但已經不可能，只能扭捏地掙扎，最後伏道在大缸上。

此後，雙腿還在不停地蹬踢、美足不斷互相摩擦，甚至整個人還有幾次鯉魚打挺般的劇烈掙扎，但都已經屬於無意識的條件反射了。

顯然，她的生命正在迅速地逝去，大腦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不過我並不想靜靜等待吳佩芸腦死亡、心停跳，於是不顧飛濺的鮮血，走上前去像殺豬人那樣按住吳佩芸還在掙扎的身體，將其人頭完整割下，置於磁盤上，擺上靈位前的祭桌。

接著，又翻過軀幹，在胸部仍在分泌乳汁的雙峰間劃開一個小口子，一把抓出還在虛弱跳動的心臟，將其割下裝入另一個磁盤，也擺上祭桌。

行刑至此終了。

我喊道：「犯婦吳佩芸一口，已斬訖，首級、心臟已祭被害人。」

然後，將吳佩芸仍在地上掙扎的屍身倒吊懸起，讓其鮮血繼續從喉管裡放出。

我望向吳佩芸的首級，她也向我眨了眨眼睛，然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抓出長髮，將她提起，然後吻上了她因失血而慘白的雙唇。

繼母含笑閉上了雙眼。

於是我又拉開褲子拉鏈，對準喉部進入了繼母的首級，繼續射擊。

在喉部和檀口各射擊了數次後，我將繼母的首級放回磁盤，又對她的面部射擊了數次。

據說，山上的蕃人獵頭族相信，這樣就可以讓你和死者的靈魂永遠糾纏在一起。

我瘋狂地發洩完畢之後，就地倒在父母的靈前，沉沉地睡去了。

在夢中，繼母沒有被家族所排斥，而是像正常的少女一樣成長、同我在大學裡相遇、然後與我結婚了。

我們正常的生育了兒女，過著平凡和幸福的生活，最終漸漸老去。

然而，即便在夢中，我也清楚地知道，這在現實社會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可能，在這個荒誕的末世裡，又有什麼用處呢？

就算我不處死繼母，我們兩個人也許明天就會被羅馬飛機投下的重磅炸彈燒成炭柱。

或是在羅馬兵登陸之後，作為炮灰挺身隊的下級指揮官，拿著手槍逼著手下用竹槍去送死，最終一起死在機槍陣地之前。

如果不是還有小茹芸，我真是不願意再在這個夢裡醒來，因為迎接我的必然是比今天更加可怕的噩夢。

「小誠，小誠，快醒醒，上課又要遲到了。」

「再等等，佩芸，還早呢。」我嘟噥著從夢中醒來，眼前的少女一襲白衣白裙的中學制服，不是我的繼姊兼青梅竹馬林佩芸又是誰？

我突然想到了那個奇怪的夢，頓時臉頰通紅，不敢去看眼前這個大我三歲的少女了。

「真奇怪。」少女開始懷疑起來。

「小誠你是不是又對我作了什麼不好的事情，我要去告訴爸爸媽媽！」

「啊，不是啊。」我一個鯉魚打挺，套上衣褲，連忙去追少女的背影。

「真的什麼都沒有啦。」

大家好，今天是東寧民國70年也就是羅馬歷2774年4月4日，我叫林繼誠，名字取自我的一位曾祖，或者準確地說應該是我奶奶的父親。

據說，他曾是東寧有數的大富豪，還是夏治時期東寧的一位高等檢察官。

然而，他在東寧獨立後的內戰期間，卻意外地站在了進步陣營一邊反對東寧民國。

結果，他自己被殺還不算，搞得我們家也變得一貧如洗了。

要是大夏帝國還存在的話，我們家怎麼會變成這樣啊？

不管那麼多了，我沒有追上最近因為重組家庭而莫名其妙變成我義姊的佩芸，只得氣悶地坐到餐桌旁，掏出手機看起了今天的新聞。

東寧建國都七十年了，爭來爭去還是內戰期間左翼右翼的問題，還有右翼內部親大夏還是親羅馬的問題，搞得我都毫無興致：我可不像姊姊這種腦袋壞掉了的左翼進步派，要恢復我們家的榮光，當然是要支持大夏啦。

不過這些破事兒說破天又有什麼用！等等，什麼，要推倒羅馬軍隊當年立起來的解放者紀念碑？這種事情我當然要點贊啦，等長大了我就跟隔壁王大哥、侯學長他們一起佔領立法院去……

我正一邊等歐陽媽媽（我的繼母）給我們全家準備早飯，一邊點評著這些新聞。

突然，手機提示我受到了一條短信。

我打開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氣：「小誠，老實說，昨晚你是不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短信還有一個附件，點開來之後是一張夏治時期舊《北鎮日報》的照片，上面最顯眼的標題是《羅馬千機轟炸慘無人道，警司吳佩芸為掩護民眾避難光榮殉職》。

因為，短信的署名是「吳佩芸」，我繼姊入籍我們家之前的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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